
短篇却不碎片，

像隽永的舞蹈寓言

看过《舞蹈风暴》的观众都会发现，

舞蹈清一色是短篇，时间被精确地控制
在三分钟以内，其时长恰好等同于经典
芭蕾变奏。 这个时段是演员体能最充
沛的时刻，浓缩了“华彩动作”，展现出
舞者充满锐气的一面。

虽说是短篇，《舞蹈风暴》中的作品
却又不是“碎片”式、残缺不全的侧影。

就拿休斯敦芭蕾舞团首席舞者陈镇威
的表演来说，他的舞蹈像一则简短、隽
永的寓言，表现了无脚鸟的一生，不断
地飞翔，不断地振翅，这何尝不是舞者
为艺术付出的写照呢?

据不完全统计，艺术作品的时长与
观众评价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变。 比如，

对电影的评分，超过两小时的电影，普
通观众较少给予好评。 而舞蹈或者舞
剧，在时间轴上跨度长的做法，是一种
惯例。 舞剧的历史自 15 ?纪开始，那
时舞蹈以歌剧的插舞形式呈现，歌剧时
代的舞蹈往往一演就是数小时，有时甚
至通宵达旦。 启蒙运动后，在诺维尔等
舞蹈家的倡导下独立出歌剧的舞剧，仍
然保持着原先的时间长度，那时人们对
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还常以鸿篇巨著
为美。 如今，随着生活方式改变，观演
方式也随之而变。 信息的“内爆”时代
在上?纪已经到来，现代人更加适应短
时间吸收密集的信息，这种思维习惯，

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对戏剧、动作的审
美之上。 在艺术作品的接受中，人们开
始追求一种短期获得更多被动地 “卷
入”作品的次数。

如果把舞蹈看作一个信息的集合，

那么其中的信息点，就是作品中的高亮
动作，雕塑式的造型，还有情感的输出
表达。 如果两个信息点之间间距过长，

就会让观众觉得索然无味。 国际上，众
多一流舞蹈团都开始在演出季中减少
长篇幅的场次，取而代之的是中小型的
舞蹈作品。

回到节目当中，观众所看到的几乎
每一个舞蹈动作，均有编排目的，或是
精美的造型，或是充满表现力的举手投
足，或是舞伴间默契的相视一笑。 极少
出现类似传统舞剧中，主角静静地站在
原地，数秒乃至数分钟无任何动作变化
的桥段。

以题材、舞种的
内在融合打破表达
界限

前 两 年 ， 海 外 有 个 《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 的电视舞
蹈节目，成为了不同舞种、不同题材的
熔炉，众多参与其中的舞者成为了全?
界家喻户晓的明星。《舞蹈风暴》吸收借
鉴了其兼容并蓄的理念，邀请各舞种的
优秀舞者同台斗舞， 类型包括芭蕾舞、

古典舞、现代舞、民族舞、街舞、国标舞、

甚至稍有些骇人听闻的“折骨舞”；题材
涉及 IP 改编 、 东西方故事 、 古典的
现代的人和事、 异想天开穿梭时空的
想象……迥然不同的作品，在环形舞台
上各有千秋。 芭蕾巨星谭元元的舞蹈
《归来》当中，编舞者改写了 20 ?纪时
米歇尔·福金为巴甫洛娃创作的作品。

这支舞蹈里，编舞者为谭元元量身定制
了独有的舞蹈语言，轻颤的身躯和细腻
的足尖步伐， 由?界级的舞蹈大师呈
现，如同现代版的天鹅，轻盈优美，精致

优雅，徐徐展翅，翩跹归来。

创作者的多元舞蹈经历， 也带给
《舞蹈风暴》多样的风貌。 比如胡颂威，

曾经在上海舞蹈学校学习中国舞，后又
在新加坡留学，与众多国际知名舞蹈编
导合作。他为辽宁芭蕾舞团创作的作品
《第八个故事》，其中使用的经典电影配
乐本就是一个大 IP，悠扬的音乐甫起，

观众被带入到情境之中。胡颂威自第一
季开始就为舞者编舞， 他为辽芭王占
峰、敖定雯创作的舞蹈，还邀请了国际
芭蕾舞界的超级明星丹尼尔·西姆金助
阵。 他的编舞既有西式的几何造型，又
很符合国内观众的审美，蕴含内在情感
的张力。时而洒脱，时而诙谐，不完全表
露锋芒，但又在造型上尽其所能编排出
让人惊叹的舞姿。

戏剧、音乐与舞
蹈汇聚在同一个时
间节点，合力推动作
品的高潮

如果说舞蹈是一种用动作形式来
表达情感的语言，那么技巧就是形式的
凝炼和升华。当前已经不再是舞者仅凭
做出“拉拉提”的后翻动作，就会赢得满
堂彩的时代了。纯粹的炫技或者拙劣的
技术呈现， 往往会让观众觉得“low”。

《舞蹈风暴》 作为带有竞赛评分性质的
节目，舞者在多数作品中的技巧处理都
非常合理。如上海芭蕾舞团郭文槿表演
的作品《魅》，打破常规，运用了中国舞
“翻”的技巧，符合“野性”的主题，没有
违和感。

出色的技巧华彩段落的特点，在于
戏剧、音乐与舞蹈本身“三元素”同时引
爆。戏剧的情节点、音乐的重音重拍、舞

蹈的精彩技巧， 集中在同一时间点，在
这个时间点上，戏剧、音乐与舞蹈合力
推动作品的高潮。

“风暴时刻”的加入，使得戏剧、音
乐、舞蹈之外，又增加了新技术媒介，从
而成为了“四元素合一”。 马歇尔·麦克
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电视舞台的
媒介，既是创作者构思的延伸，也是观
赏者感官的延伸。 据悉，每次在录制之
时，舞者都会提前与拍摄组沟通最希望
透过镜头慢放、停滞的标志动作，这实
际上也是再次构思和呈现的过程。从创
作、表演，再到摄制沟通，在荧屏上展现
作品 ，形成了 《舞蹈风暴 》名副其实的
“三度创作”。

电视舞台的媒介也是观众在剧场中
无法观赏的视野的补充。 在剧场中所有
的技术和表演都是稍纵即逝的， 但通过
百余台超高清摄像机进行动态捕捉，能
让华彩段落慢进慢退，瞬息凝滞。 360度
的拍摄机位，打破了传统剧场“以静观动”

的固定模式，形成了一种“动态观摩”的新
媒介艺术观赏模式。 媒介改变，内容也随
之改变。 观众的位置是“全角度”的“上帝
视角”，与以往不同的接受内容是，在《舞
蹈风暴》之中，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舞者
的肌肉线条、表情的张弛，甚至流淌在全
身的汗珠，淋漓尽致地将舞蹈的美，展现
到一丝一毫的细腻度。

电视舞蹈的制播技术不断演进，与
之同步的是舞蹈领域本身在迅速地进
步。 篇幅的选择裁量， 题材的拓伸、表
演-观赏模式的突破……舞蹈家们正
在为挖掘新的艺术可能性作出努力。当
新的制播技术和新的舞蹈技术双向合
流，“风暴”后，未来电视舞蹈还将再掀
起让人叹为观止的新浪潮。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助理研
究员）

林圣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12 ? 10 日 星期四文艺百家10 责任编辑/?岭 周敏娴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贾艳艳

一种关注

《舞蹈风暴》第二季开播至今，可谓在各大平台刷足了存在感。 节目获得了CSM?域、欢网、酷
云同时段频道第一；对年轻观众尤其有号召力，在70后到00后之中，同时段收视第一。 如此高的收
视，在舞蹈类电视节目中实属例外。 不依托导演组的“剧本”博眼球，不借用评委的“舌战”来制造话
题，《舞蹈风暴》通过新的电视舞蹈制作理念，将一众极为出色的专业舞者推至节目的环形舞台，让
一位又一位舞蹈家走进了大众视野。

始于20?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开放”，迄今整整30年。 近年来，

文学作品中出现的 “浦东”，作为现实的投影，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呈
现了发生在浦东这片热土上的生活画卷与精神变迁，为我们更为深入
地观照历史与现实， 体认与把握时代变迁中的上海文化与城市精神，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视域。

书写浦东的最大意义，在于以书写打开“上海”更多的精神空间。 从
现有作品来看，一方面，借助浦东，关于“上海”的书写不再一味只能从那
个渐已固化的“老上海”出发，而开始接通更为复杂、多元的精神面向，以
往被过于精致的刻板印象所遮蔽的另一些“上海”的形象浮现出来；另一
方面，相比那些将时间坐标置放在开发开放之前的作品，展现近30年来
巨大变迁的作品佳作相对较少。我们期待，随着浦东迈开改革开放再出
发的大步，能够为文艺创作的再现提供更加蓬勃的现实促动。

新制播技术和新舞蹈技术
在《舞蹈风暴》实现了双向合流

文学里的浦东如何丰富上海的精神厚度

在很长时间里 ， 关于上海的叙事

虽呈现不同的特征 ， 但整体的现代性

叙述作为其依托的基本逻辑 ， 却也无

形中遮蔽了上海文化混融 、 多元的特

性， “螺丝壳里做道场”， 成为当代上

海文学给读者最直观的刻板印象 。 关

于上海的叙事由此呈现出极大的矛盾

性与模糊性 。 相比于沈从文笔下的

“湘西 ”， 莫言笔下的 “高密东北乡 ”，

老舍笔下的北京， 贾平凹笔下的西安，

乃至现当代文本中的武汉 、 广州 、 南

京、 重庆等城市， 上海的面貌要模糊、

复杂得多 。 但另一方面 ， “上海 ” 之

所以能源源不断地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魅力的源泉正在于它所透露出的讲述

的可能性是如此丰富 ， 始终处于一种

远未完成的 “待写” 状态。

尽管不同的创作者对于 “浦东 ”

的书写 ， 从叙事倾向到审美风格都尽

显参差 、 交错 ， 但在持续的建构中 ，

“浦东” 不再只是景观的铺陈， 也不止

于故事发生的背景 ， 而上升至叙事的

主题领域 ， 渐渐汇聚 、 释放出更多精

神生活的空间。

夏商的长篇小说 《东岸纪事 》 将

笔触对准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末

的老浦东 ， 在对浦东风俗人情的描写

中 ， 刻画 、 勾勒了一系列市井人物的

爱欲情仇 ， 被认为 “扩大了文学上海

的地理空间 ， 中断了迄今为止有关上

海的文学想象的惯性 ， 呈现出另一幅

完全不同的画面。” （郜元宝） 小说的

叙述对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叙事技

巧进行杂糅 ， 以散点透视的笔法塑造

老浦东市井人物群像 ， 开辟出一个不

同以往的浦东民间社会与市井生活空

间， 同时以不少篇幅解释 “上海闲话”

与 “浦东话 ” 的差异 ， 方言土语的适

度运用使其对市井生活的表现凸显地

方色彩 。 陈思和评价夏商的 《东岸纪

事 》 “刻画的人物 ， 像崴崴 、 乔乔 、

大光明 、 小开 ， 都像是从土地深处长

出来的一样 ， 他们的生活毕现于我们

的昨天 ， 启示着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

《东岸纪事》 为上海文学带来一种粗犷

凌厉的精神风貌 ， 解构了长期以来狭

隘、 凝固的 “上海” 的概念。

薛舒的小说 “刘湾镇 ” 系列 ， 也

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与上海显赫的都市

形象截然不同的乡镇上海的形象 。 作

为从浦东小镇成长起来的作家 ， 薛舒

的 作 品 里 反 复 出 现 一 个 被 命 名 为

“刘湾镇 ” 的地方 。 通过庸常 、 凡俗

的小人物的生活与情感 ， 薛舒向我

们呈现了一幅幅古朴 、 温情而又生

机盎然的小镇生活风情画 。 小说讲

述的故事通常并不复杂 ， 作者不从

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评判人物 ， 而是

以一种平静而理解的态度讲述着 ，

试图传达一种更宽广的关怀与悲悯 。

不难发现薛舒笔下的小镇 ， 总是隐

含着一种与大城市之间的彼此对照 ：

《哭歌 》 写一种被遗忘的地域民俗文

化 “哭歌 ” ， 《唐装 》 关注日渐式微

的唐装制作技艺 。 在这样的对照中 ，

薛舒选择 、 书写着 “刘湾镇 ” 的众生

相 ， 浓郁的地域风情实现了与强烈时

代感的结合 。 虽然过于鲜明的地域特

色及小镇与都市的二元结构 ， 让薛舒

笔下的小镇生活多少显出概念化的简

单 ， 但更具有本土特色的生活记忆毕

竟也在其中慢慢伸展 。 其对风俗世情

的描绘 ， 试图打开一度被遮蔽的地域

生活空间。

关于浦东的叙事 ， 为上海叙事注

入一种强烈的时间性 、 时代感 ， 这在

陶玲芬的长篇小说 《浦东人家》、 姚海

洪的长篇小说 《海啸 》 《海神 》 《海

恋》、 倪辉祥的长篇小说 《灿途》 《金

浦三部曲》、 大地风车的长篇小说 《浦

江东 》 等作品中 ， 表现得尤为明显 。

这些体裁不同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传

统宏大叙事的框架正面描写浦东的城

市化建设 ， 在纷繁 、 广阔的社会生活

描写中糅以浦东的风土人情 ， 贯穿着

乐观向上的建设者情结。 这些作品中，

时代的风云变幻 ， 所提供的不仅仅是

叙述的时序或背景 ， 甚而成为故事真

正的主角 ， 故事情节的铺叙与人物命

运的起伏紧紧围绕着浦东经济发展的

时间节点展开。

在描绘浦东改革开放的小说中 ，

出版于 2020 年的长篇 《浦东人家》 颇

值得关注。 小说写浦东原住民唐引娣、

奚祥生一家三代半个世纪以来的生活

与命运。 三代浦东人由农民、 手艺人、

工人、 乡镇企业家、 知识分子、 军人、

小商品经营者等多种身份一路走来 ，

在浦东开发的城市化进程中 ， 紧随时

代脉搏前行 。 小说整个的谋篇布局与

章节划分 ， 皆以一个具体的年份或某

个标志性历史事件为开端 。 对几代人

前赴后继 、 奋发图强 、 投身建设 、 勇

往直前的叙述 ， 颇有 “革命历史 ” 式

的 “大叙事” 的风范。 在 “日常生活”

日益牢固地占据着小说美学主导地位

的今天 ， 《浦东人家 》 以浦江两岸生

活风情画的连缀 ， 出示了 “大叙事 ”

的一种可能 。 叙事从平凡人物的日常

点滴出发， 借鉴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

对浦江两岸的生活风俗的细致描摹 ，

将抽象的时代感化为具体可感的 、 充

满仪式感的生活细节 。 关于风俗的描

写 ， 其实也关联着时间性 ， 指涉时代

变奏中即将消逝的 、 面向过去的生活

样式 ， 与此同时 ， 其仪式化场景又构

成对日常生活流的对抗 。 一面拥抱时

代的变化 ， 一面有着对传统的坚守 ，

小说的叙事得以生成较为宽广、 深厚、

更具弹性的精神空间 。 对生活风俗的

重视与还原 ， 依稀可辨中国现当代文

学中诸多传统的面影 ， 对于时代的叙

述也有着细腻可感的质地 。 只是 ， 地

域风俗描写一旦作为叙述策略被反复

征用， 人物亦有可能被 “文化” 掏空，

真实的人生也可能沦为 “浦东 ” /“上

海 ” 文化的标本 。 《浦东人家 》 的结

尾 ， 作者有意让化身 “浦东生活万宝

全书 ” 的唐引娣在自己的寿辰露出笑

中含泪的表情 ， 那种历尽曲折 、 不竭

向上的精神气脉还是起到了某种平衡

与弥补的作用。

不同于《浦东人家》对“大叙事”的追

求，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城里的月光》、张

怡微的短篇小说《春丽的夏》所讲述的浦

东故事，从经验到审美，处处透着精心结

构的“小”，叙事结构展现为“小家庭”的

日常生活情态，或“自我”内倾性的情感

体验。 这两位作家的文本都以城市化进

程中的浦东为背景， 描写普通人的日常

生活与情感， 依稀可见海派文学重视市

民生活伦理的传统。如果说，那种充满仪

式化与稳定感的风俗描写， 更多地呈示

了一种与乡土社会联结在一起的情感与

精神状态，那么，通过日常话语流、意识

流所传达的对世俗生活稳定“关系”的建

构意图， 则更直接地通向市民社会的精

神空间。

张怡微的《春丽的夏》中，女主人公

春丽再婚从浦西嫁到浦东多年， 却时时

在心里觉得 “自己和浦东本地人是不一

样的”。 通过城市空间的变化，写上海普

通市民的生活伦理、人情交往，张怡微努

力建立传统与当下之间的联系， 我们能

够感受到年轻的写作者对于传统生活方

式及人际温情的留恋与执念。只是，由过

分内倾的“自我”出发，自我意识的流动

不经意间就取代了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生

动讲述，“他者”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如

何才能通向关系的建构与更具开放性的

精神空间， 是值得年轻的创作者们继续

深思的问题。

《城里的月光》中，温情面目下的日

常生活伦理， 表现出对于个性的更大包

容， 但人物在时代洪流前的遭际被简化

为清一色的闲言碎语， 多少失去了更为

广阔的精神疆域。 那份代表着“新浦东”

市民日常生活的伦理， 被固定的话语与

关系模式设定得稍许狭窄了。 滕肖澜后

来的长篇《乘风》与《城中之城》所展现的

“浦东”生活风情，融入了都市职场的类

型元素， 由对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铺

排，开辟出较《城里的月光》更为宽阔的

格局。两部小说中对世俗人情的刻画，对

日常伦理关系的挖掘， 富于生活的细节

与质感， 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乘风》

中， 动画设计系毕业的袁轶， 为了追求

喜欢的姑娘刘婷婷而进了浦东机场工

作。 小说的本意显然在于展示两代 “机

场人” 对事业的热爱和坚守， 然而借助

于浦东机场特定场景的画面感， 小说所

描写的人物关系 、 世情伦理更能给人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的惊喜。 另一

长篇 《城中之城》 中， 作者将笔触对准

浦东陆家嘴金融城， 题材的特殊性使得

这部小说的叙事比 《乘风》 中描写的都

市职场多了尔虞我诈的人性幽微， 小说

的结尾， 也不再是温情脉脉的亮色。 两

部小说主人公登场之初都是职场新手，

在职场风云激荡中快速成长， 找到自我

价值。 滕肖澜对浦东行业题材的开掘，

无疑是有意义的尝试， 丰富了 “上海”

的文学面相。

（作者为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文学博士）

“空间” 拓展中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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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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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肖澜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大叙事” 中的时代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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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人家》

陶玲芬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最近一期

节目中， 谭元元主

动把舞台让给青年

舞 者 ， 退 出 了 比

赛， 图为谭元元的

舞蹈 《归来》

“第三只眼” 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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